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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列克提边防连位于两座大山之

间的“喇叭口”上，这里是乌拉尔山冷

空气南下的通道，每年 6 级以上大风要

刮 250 多天，最大风力可达 12 级。一

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是对这里自然

环境的真实写照。

我们的汽车沿着巴尔鲁克山，向

着连队进发。因为有些许低矮灌木的

点缀，远处的大山有了点点绿意，而这

样的绿色随着车辆的前行，很快便没

了踪影。在接近边防连营区时，茫茫

戈壁只剩下满眼的碎石。

整整一天的跋涉后，满身疲惫的

我们到了连队门口，一位双手沾满泥

土的上尉军官跑了过来。他搓了搓双

手说道：“实在不好意思，我们正在挖

滴灌渠。”

他抹了一把额角的汗水，继续说：

“我们这里地下都是碎石，时间长了都

黏成一块了，根本挖不动，得用电钻一

点一点地抠。”

他自报家门。我们得知他是连队

政治指导员，叫王超。

当晚，我们住进了铁列克提边防

连。然而，一连两天竟然无风。

连队的官兵很幽默，说铁列克提

的风“看人下菜碟”，只要有客人来，它

那烦人的面孔便会变得温柔起来。

官兵举例说，有一年冬天，中央电

视台的几名记者慕名要到连队，拍铁

列克提的风。他们到了团部所在的托

里县城后，先往连队打了个电话，问风

的大小。电话接通时，风刮得正猛，用

10 根 8 号铁丝做拉绳的电视信号接收

锅也被风刮得叮叮咣咣乱响。可是，

等记者们扛着摄像机赶到连队，迎接

他们的却是和风瑞雪。没想到，记者

们刚一走，一场大风就揭去了连队煤

房的顶子。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官兵是怎样

工作和生活的呢？”

面对我们的疑问，连长陈吉军说，

官兵最怕的事除了人畜越界，就是被

大风围困。只要狂风一来，大家的日

常 生 活 基 本 就 被 限 制 在 室 内 。 有 一

年，连队官兵竟一下子被困了 18 天。

“过了卡图山越走越荒凉，到了大

风口扭头就想走。”这是不少人来铁列

克提的真实想法。

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如何拴心

留人成为连队急需解决的问题。连队

干部思来想去，提出首先要种树，为铁

列克提打造一片绿洲。由于大风常年

侵蚀，地表的土壤早已被扫尽，想要在

石头缝里把树种活，难度可想而知。

连队官兵偏偏不肯服输，他们用

钢钎、电钻挖树坑，再从几十公里外拉

来黑土回填。几年下来，一棵棵绿树

屹立戈壁、顽强生长，一座绿色军营扎

根在了风口。营区四周有了绿树，虽

然不成规模，大家还是起了一个响当

当 的 名 字 —— 戍 边 林 。 每 到 新 兵 下

连，连队干部就把他们带到“戍边林”

开展教育，砥砺大家扎根边防，像这些

树一样向下生根，向上生长。

连队建设不断向好的同时，大家

也越来越愿意留下来。原本打算服役

期满就退伍的战士王世文，主动递交

留队申请书。他说：“在边防待得时间

长了，习惯了，越来越爱铁列克提了，

这里还有我亲手种活的小树，陪着我

守边防。”

风 再 大 ，连 队 官 兵 也 得 执 勤 巡

逻。说起执勤时差点滚落山崖的那次

经历，上等兵常航仍心有余悸。去年

冬天，巡逻分队突遇暴风雪，行走在山

脊上的战士李奕昇脚底一滑，朝山下

栽去。情急之下，常航一把抓住他的

背包肩带，使劲向后拉，巨大的惯性让

常航一个踉跄。面对突发险情，走在

前面的指导员王超紧紧抱住常航的右

腿，努力止住了两人下滑。事后，李奕

昇感叹道：“幸亏指导员将我放在了中

间，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在大风天气里巡逻，队伍的第一

个人最辛苦也最危险，往往要顶着大

风 为 大 家 蹚 出 一 条 路 。 连 队 立 下 这

样 一 条 规 矩 ：执 勤 巡 逻 时 ，干 部 站 排

头，班长来断后，义务兵在中间，党员

护左右。

日 复 一 日 ，在 风 的 世 界 里 生 活 ，

官 兵 学 会 了 抗 风 的 本 领 。 他 们 摸 索

出“逆风侧身跑、顺风向后倒、射击投

弹 修 正 瞄 ”等 多 套 风 中 训 练 口 诀 ，探

索出“帮带式”培养、“任务式”锻炼、

“ 师 徒 式 ”传 承 等 小 专 业 人 才 的 培 养

路子，连队被陆军确定为“星火燎原”

育人基地。

在连队通往哨楼的路边上，一块巨

石吸引了我的目光。我信步走去，只见

巨石上面，镌刻着“迎风挺立”四个遒劲

有力的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迎 风 挺 立
■宋 鹏

记者心语

倾听边关声音，传承边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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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榆树，73 年，默默守望着一位

烈士。73 载的岁月中，这棵树被风雨摧

折过，也被雷电击倒过，却又奇迹般地

“站”了起来，在华北大地的一座深山里

挺拔，只为某一天，能作为一个标志，被

烈士的后人找到。

这棵树，生长在太原市杏花岭区野

鸡庄村。烈士的名字，叫马振忠。

1948 年 7 月，晋中战役取得胜利。

按照中央军委命令，解放大军准备乘胜

夺取太原，并于 10 月 5 日发起战役。经

过 11 天作战，我军占领了武宿机场，突

破了城南、城北的首道防线，同时对东

山守军发起总攻。

东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夺取

太原城的一个重要之地。在与敌人经

过多番较量后，11 月 12 日，解放军控制

了东山，4 天后，中央军委命令部队缓攻

太原，就地休整。

1949 年 1 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

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华

北军区第 2 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 67 军，隶属于第 20 兵团。不久，第 67

军接到命令，开赴太原，参加即将打响

的太原总攻战役。挥师南下的浩荡队

伍中，有一个操着河北口音的年轻战

士，他入伍 4 年，此时已是第 200 师步兵

第 599 团的一名炮兵班长。这名战士，

就是马振忠。

年轻的马振忠对太原总攻战役充

满了信心，他相信自己手中的大炮，一

定能炸开太原厚厚的城墙。

千里驰援，昼夜疾行，马振忠所在

部队抵达太原城外东山一带的作战地

点后，接到围困卧虎山、保障攻城部队

侧翼安全的任务。4 月 20 日，太原总攻

战役打响，敌我双方交战异常激烈。次

日，马振忠的炮兵班，担负起在野鸡庄

村南侧的山梁上为总攻部队提供炮火

支援的重任。

马 振 忠 是 一 名 出 色 的 炮 兵 班 长 。

在他的指挥下，一枚枚炮弹准确地射

向 了 敌 人 的 阵 地 。 这 也 令 敌 人 恼 羞

成怒。

时 值 初 春 ，野 鸡 庄 村 南 侧 的 山 梁

上，草木刚刚返青。马振忠和他的炮

位毫无遮拦，一眼便被敌人发现。为

了实施报复，敌人向这道山梁发射多

枚炮弹。

小小的山梁，顷刻被炮火包围。为

了掩护总攻的部队，马振忠没有离开自

己的炮位，继续沉着冷静地指挥身旁的

战士发射炮弹，并用手中已经磨得只剩

一小截的红色铅笔头，在纸上快速地计

算着坐标。

此 时 ，敌 人 的 一 枚 炮 弹 ，自 西 向

东，朝马振忠和他的炮位射来。炮弹

在山梁上爆炸，激起漫天的火光。在

爆 炸 声 中 ， 24 岁 的 马 振 忠 倒 在 了 心

爱的大炮旁，也倒在了太原解放的黎

明前。

马振忠牺牲后，第 599 团炮兵连的

战士们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商量他的

后事。考虑到太原总攻战役正打得吃

紧，马振忠的遗体来不及送回河北老

家，于是部队决定就地安葬。可野鸡

庄村到处都是沟沟坎坎，漫山遍野的

榆树也都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烈士的

遗体到底安葬在哪里才更便于将来寻

找呢？

野鸡庄村不大，只有百余户人家。

马振忠牺牲的消息传至村中，村民们无

不为之感伤。当得知烈士的遗体要就

地安葬，村中一位名叫郝树旺的地下工

作者找到部队说，把马烈士埋到我家的

祖坟旁吧。

就这样，在村民们的帮助下，马振

忠的遗体被安葬在郝家的祖坟旁。3 天

后，太原解放。

马振忠牺牲的时候，正是榆树结籽

的季节。那年初夏，从郝家祖坟的一棵

大榆树上，飘下一粒饱满的种子，落在

马振忠的坟旁。到了盛夏，一棵幼小的

榆树苗，悄然在坟旁长了出来。之后的

一年又一年，这棵榆树迎着风、沐着雨，

从幼苗变成了小树。忽然有一天，一阵

狂风暴雨袭来，将这棵小树吹倒在地。

村民们都以为它会夭折，可谁知没多

久，从小树的根部又长出了一根细细的

枝干。

小榆树生命顽强，历经风雨，越长

越高，越长越粗壮，而烈士的坟头却因

风雨侵蚀越来越小，最后成为一片平

地。如果没有人提醒，谁也不知道那里

曾埋葬着一位年轻的烈士。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渐渐地，小

榆树成了村民眼中的一棵老榆树，它的

树皮不再光滑，主干也更显苍劲；渐渐

地，村中的长者在给晚辈讲述那段令人

惋惜的往事时，也总会把“郝家祖坟旁

埋着一位解放军战士”说成“老榆树下

埋着一位解放军战士”。

这棵榆树也仿佛知道自己长在了

一个特殊的位置，也许它在不断生长

中 ，根 须 触 摸 到 了 烈 士 年 轻 的 遗 骸 ，

触 摸 到 了 烈 士 生 前 紧 握 在 手 中 的 那

一 小 截 红 色 的 铅 笔 头 …… 所 以 ，它 努

力伸展枝干，向着苍穹，挺拔生长，只

为成为一个标志，让烈士的后人找到

这里。

这 一 天 ，终 于 来 到 了 。 2022 年 初

春，在烈士倒下后的第 73 年，他的后人

在太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帮助下，

翻山越岭找到了野鸡庄村，在那棵老

榆树下，挖出了烈士的遗骸。

如 今 ，距 离 马 振 忠 牺 牲 已 经 整 整

过去了 75 年，烈士的遗骸也迁往了烈

士陵园，而那棵老榆树，依旧挺拔在那

里。它像一位沧桑的老人，继续守望

着烈士长眠过的那片土地。每当山风

吹来，老榆树的叶片都会发出沙沙沙

的声音，仿佛在向人们讲述那段难忘

的往事。

一
棵
榆
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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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令发出 唤起一场浩荡春风

热血 在脉管里涨潮

誓言铿锵 回荡在山谷间

每一个士兵 肩扛历史使命

都是一块沸腾的钢铁

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刻

凝铸成最坚固的部分

新时代伟大的行军

把和平紧紧地护在身后

向战而行 每个迷彩的身影

都找到属于自己的战位

脚步生出羽翼 思想追赶闪电

奔赴练兵场 与时光赛出加速度

骨骼被反复锻打 淬火

我们的品质 越来越纯粹

意志 越来越坚强

然后 随时准备慷慨地接受

奔赴练兵场
■顾中华

夜睡得沉

港湾灯塔像醒着的哨兵

睁大了警惕的眼睛

波浪一吐一纳

作深呼吸

渔家枕着涛声

进入被月色覆盖的梦境

军舰擎着月亮

夜海巡航
■徐荣木

一次未来战争的邀约

红军与蓝军对抗演习 也是磨砺

指尖 在键盘上飞翔

光标闪烁 锁定另外一个星空

敏锐的耳朵 捕捉潜伏的风声

目光 在旋转的雷达上延伸

无人机 模拟一群蜜蜂的飞行

没有面对面的厮杀

但血性和胆识一点也不能少

长城上燃起的烽火

正向着另外一个时空传递

陆海空天 山河万里

每一寸都在我们手上

也在我们心中

起航了

热情的星星为你点灯

智慧的北斗为你导航

夜海巡航

那一片流动的国土

夜风如刀

寒光闪烁

水兵服上的披肩

像旗帜一样飘起

噼啪作响

军舰踏浪前行

潮汐的掌声哗哗响起

水兵叩问每一块

冻僵的礁石

把脉水下每一条

潜藏的暗流

审视每一朵

诡谲飘荡的浮云

今夜的水兵

在深海里耕耘岁月

在浪尖上播种和平

掬一把祥和之光

撒向货轮、渔帆、海鸟……

其实啊

水兵也想家

那氤氲的万家灯火

亲人的笑靥

而今夜

水兵愿把青春和热血

激荡的一腔豪情

铸成一把铮铮的神剑

在海疆回响

雅江源头，海拔 4835 米，年平均气

温不足 7℃，这里是帕羊，一个极具边塞

风情的草原小镇。

帕羊在藏语中意为“中间宽广”。据

传说，格萨尔王带兵作战，曾在此安营扎

寨，这里也因水草丰美而成为格萨尔王

的牧马场，帕羊由此得名。如今的帕羊，

随着地质运动和时代变迁，沙丘、湖泊遍

布，雪山、荒原交织，各种珍稀的野生动

植物在这里繁衍生息。

盛夏的帕羊，宛如仙境，途经冈底斯

山脉的暖流与水汽经过这里，带来充沛

的雨水。绵密的水网让牧场与湿地紧紧

交融在一起。当太阳升起，远处的雪山

倒映在湛蓝色的湖泊里，在微风的轻抚

下，闪烁着粼粼波光。青绿色的水草在

水底慵懒地摇曳着，牛羊悠闲地穿梭在

青青草原与皑皑雪山之间，清脆的铃声

一直传到远方……

在帕羊，广袤的河谷草地上还散布

着一排排巨大的月牙形沙丘。沙丘与

湖泊的交界处往往形成蜿蜒连绵的沼

泽地。正是因为这些复杂多样的地形，

使 得 帕 羊 成 为 藏 北 高 原 上 的 一 片 绿

洲。每年 8 月，棕头鸥、黑颈鹤等珍稀鸟

类，会选择飞到湿润温暖的帕羊来筑巢

产卵；成群结队的藏野驴、藏原羚在草

原上嬉戏打闹，偶尔遇上几只脾气暴躁

的，还会来上一场气势汹汹的“巅峰对

决”；运气好时，人们还能看到正在湖边

喝水的藏羚羊、草原狐等平日里不常见

的动物。

在这里，动物与人类像是相识多年

的朋友，相互守望，又互不打扰。有时，

也会有一些受伤的动物闯入营区或者

牧民家中。大家总会耐心地为其包扎

伤口、投喂食物。时间一久，这里的动

物也不再惧怕人类，眼神中透露着善意

与信赖。

翻 越 马 攸 木 拉 山 口 ，进 入 广 袤 无

垠 的 阿 里 高 原 之 前 ，帕 羊 是 必 经 之

路 。 千 百 年 来 ，帕 羊 像 是 一 位 和 蔼 的

老者，静静守护着每一批过往的行人、

商 队 ，为 他 们 提 供 物 资 补 给 和 休 憩 之

所 ，所 以 帕 羊 又 被 路 人 唤 作“ 神 山 驿

站”，而戍边官兵则被当地人亲切地称

为“雪山的卫士”。

“唱上一首心中的歌儿，献给金珠

玛 ……”漫步在帕羊，街道上仅有的几

家商铺，经常播放着这首当地百姓最喜

欢的歌曲《心中的歌儿献给金珠玛》。老

旧的音响虽已布满灰尘，但每一个音符

的背后都镌刻着一段段军民鱼水情深的

感人故事。

周末，戍边官兵自发组织的“党员先

锋队”会活跃在草场的各处，给牧民传授

养殖知识、修补破损的羊圈、宣传党的政

策……牧民阿妈总会端来一碗碗香醇的

酥油茶，竖起拇指亲切地说出那句：“金

珠玛米亚古都（解放军好）！”

在 黄 昏 的 渲 染 下 ，帕 羊 更 具 诗

意。一轮璀璨的落日将边关的一切染

成 金 黄 色 。 远 处 的 村 落 里 ，牧 民 将 捡

拾 的 牛 粪 添 加 到 炉 子 里 ，滚 烫 的 炉 火

将他们的脸庞照得通红。巡逻归来的

战士，迈着稳健的步子，在沙丘上留下

一 行 长 长 的 足 迹 ，嘹 亮 的 歌 声 在 空 中

久久回荡。

放眼望去，连绵的沙丘、袅袅升起的

炊烟、巡逻归来的战士、归巢的水鸟……

构成了一幅雄壮的边关画卷。随着最

后一丝光线消散，一弯如钩银月便自雪

山间缓缓升起。皎洁的月光如潮水般

迅速漫过村落、草场和荒原，将帕羊带

到了另一片沉寂的世界。就连白日里

尽情放声歌唱的马泉河，在此刻也变得

安静了许多。

这里的夜晚，没有城市的霓虹闪烁、

繁弦急管，有的只是孩童睡梦中的喃喃

呓语，和战士钢枪上反射的点点寒光。

帕羊的夜是寂寞的，戍边的战士们总会

在想家的时候，看上几眼月亮，因为“月

亮之上，便是故乡”。

帕羊之美
■陈武斌

情感兵站

眺望，军人的诗与远方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护航亚丁湾（油画） 周补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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